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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的旅游发展之路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扫描二维码阅
读《新黔中行·村
寨采风》专题报道

编者的话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 17 个世居少数
民族分布于此，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在
全国排第四位。或许正是因为这特别的

“因缘”，读者常常能在 《新黔中行》 里读
到一些专属于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新趣
瞬间。

“蜡染服装走上国际 T台”“苗寨掀起
时尚风潮”“布依意蕴的小众民宿”……
这些有故事、有新意的少数民族村寨在创
新型转变中，打破了人们对乡村局限性的
传统认知，并不断在建设美好乡村的路上
求 取 “ 更 优 解 ”。 一 边 保 留 乡 村 的 独 特
性，一边开拓乡村的现代性，在提升“颜
值”中提高“价值”，绘制出乡村振兴路
上的多彩画卷。

因地制宜开发布依文化、融合创新发
展乡村旅游是贞丰县纳孔村的发展基调。
旅游激活了当地的生态、文化和闲置资源，
乡村空间变得更加开放，吸引了外流人口
的回归。在《贞丰县纳孔村：专注旅游的村
寨》一文中，村支书岑立江就是抓住时机最
早返乡的那一批人，旅游的“引流功能”为
当地人带来了红利，也让这个布依村落一
改旧貌，变成了热闹的“人气村”。

有“庖汤第一村”美誉的乌当区王岗
村也是一个布依族村寨，与纳孔村不一样
的是，布依美食是这里的“主角”，成为
发展经济的特别资源和个性 IP。在 《乌当
区王岗村：好香的村庄》 一文里，韦登亮
和花葵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他们利用“庖
汤”这种自带“氛围感”的少数民族传统
美食开办农家乐，为王岗村打造出一张响
亮的美食招牌。

兴仁市鲤鱼村是一个苗族与布依族混
居的村寨，发展滞后曾困住了许多人的脚
步，无法“跳跃”。作者在 《兴仁市鲤鱼
村：带着乡民“跃龙门”》 一文中这样写
道：“鲤鱼村虽然人口多、面积大，村集
体 经 济 却 一 直 萎 靡 不 振 。” 为 了 解 决 问
题，村委会主任田锦华将目光放在产业发
展上，带领村民种桑养蚕，调整了乡村的
功能定位，释放出土地的多元价值。

从“藏在深闺人不识”到“多向开放
换新颜”，少数民族传统村寨的转型升级
体现了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
度，呈现了乡村建设的多样化与个性化，
也提振了人们共同富裕的信心。这份信心
与底气坚定了岑立江、韦登亮、田锦华等
乡村建设者们走脚下的路，激励人们以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踏上时代新征程，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上不掉
队、不缺席，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 向秋樾

顺着蜿蜒的三岔河沿岸行驶，
窗外的风景大致勾勒出者相镇纳孔
村的模样。

统一风格的布依族民居结合现
代审美，既有实用性也不落俗套。
常见的波斯菊有 1 米多高，游人一
头扎进花丛中，像潜入一片五彩斑
斓的海洋一般。工作日的露营基地
游客稀少，帐篷随意散落在视野开
阔的草坪上，仿佛还能感受到天亮
前的狂欢氛围。

显然，这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村
庄。无论是地里种的、村里建的，
还是河里游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明
确 地 为 一 件 事 情 服 务 ， 那 就 是 旅
游 。 一 切 以 发 展 旅 游 业 为 基 本 原
则，让贵州西南地区的这个布依族
村寨懂得如何自我经营，就连路边
经营小店的村民，也因常年与游客
打交道，早已习惯了天南地北的口
音，和谁都能聊上两句。

见到村支书岑立江后，他果然
三句话离不开“旅游”二字。

“村里有好几个公司，县里的旅
游平台公司最早入驻，对纳孔村的
旅游进行开发和管理；浙江商会的
公司主要经营客栈、酒店。有一个
水上娱乐公司，开发水上项目。还
有个公司专门开发‘夜经济’。我们
村级合作社在 2015年就成立了，打

造 了 花 海 ， 也 参 与 一 些 项 目 开 发
……”岑立江滔滔不绝，将参与纳
孔村旅游开发的机构如竹筒倒豆子
般细细数来。

据岑立江所说，纳孔村的旅游
发展意识早在 2004年就已觉醒，“可
以说，在整个者相镇，我们纳孔村的
发展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我认为
这多少和村民们见多识广有关系。”

过去，纳孔村老屋场组是者相
镇的集市所在地，赶“老屋场”早
已成了者相镇人们的共同记忆。南
来北往的人们汇聚于此开展交易，
在讨价还价中不断打磨，纳孔村的
人所掌握的生意之道多少比其他人
更多一些。“早在上世纪 90年代，我
们村的人就懂得用反季节水果来提
高收入了。”岑立江毫不掩饰对这套

“生意经”的赞赏。
那时，不少地方兴起一阵种植

椪柑的风潮。每年十一二月，椪柑
大量上市，但很快就因为产能过剩
导致跌价。聪明的纳孔村人并没有
被市场左右，他们通过地窖等将椪
柑进行储藏保鲜，直到春节时才推
到集市上进行销售。如此一来，过
去每公斤只售 2 元钱的椪柑，在春
节能售出每公斤 6 元钱的高价，巧
妙的时间差，让纳孔村人挣得盆满
钵满。

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在岑立江
看来已经刻入了纳孔人的骨血里，包
括他自己也十分善用这种思维。

1997 年，岑立江便外出务工。
在城镇化建设刚刚兴起时，他选择
了 一 门 新 兴 的 产 业 —— 制 造 罗 马
柱。这种充满异国风情的建材在当
时并不多见，岑立江自然能占领不
小的市场。10年后，他回乡建起了
村 里 第 二 栋 具 有 现 代 风 格 的 砖 瓦
房，之后，便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

此时的纳孔村，在整个贞丰县
已小有名气。这个布依族村寨临近
绵延 10余公里的三岔河，民族风情
浓郁，加上 2004年“贞丰布依族风
情节”的助推，更是让人们对纳孔
村十分向往。过去，唯一阻拦此地
旅游发展的只有交通问题，泥泞的
小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直到 2008
年并村之后，贞丰县提出将三岔河
打造成景区，纳孔村的基础设施建
设也陆续开始启动。

回乡当上村干部的岑立江，亲
眼见证了村里的变化。短短几年，
县里的统一打造让纳孔村彻底换了
一副面貌，一些嫁到村外多年的妇
女，回乡探亲时甚至找不到娘家的
老屋了。

随着贵州省浙江商会被引进到
村里进行投资，客栈、民宿、农家

乐在当地兴起，到 2015年，村里的
农家乐多达二三十家。有丰富生意
经验的岑立江，眼看着村里的游客
越 来 越 多 ， 便 和 妻 子 决 定 赶 一 趟

“时髦”，定制了一辆餐车在景区里
售卖炸洋芋、凉粉等小吃，仅一年
的时间，他们竟挣了 10多万元！

当然，这一年里，村里也没有
歇着。由于景区内项目单一，不利于
长远发展，村里便筹资成立了村级合
作社，流转 100 多亩土地，开发花海
项目。在流转土地这个问题上，岑立
江等村干部可以说是胜券在握。仅
需简单开会动员，村民们便积极响
应，原因非常简单，人们很早就意
识到，种植粮食只能填饱肚子，还
不如把土地进行整合，还能增值。

花海成功打造，村里的基础设
施 同 步 得 到 进 一 步 提 升 ， 就 在 此
时，岑立江见到了一位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是隔壁猫坡村的村
民黄汉权。他在部队当了 8 年兵，
2011年退役回乡后，与父亲在纳孔
村经营一家民办学校。2016年，民
办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停办，黄汉权
便在纳孔村租来一片土地开办起了
农家乐。到了 2017年，他再度找到
岑立江等村干部商量，提出希望再
将民办学校的那块土地租过来，开
办新的农家乐。

双方一拍即合，曾经的校舍被
改造为 16间包房和 8间民宿，操场
也被一分为二，一边用来停车，一
边摆了 15张桌子，农家乐的名字则
定为“珉权山庄”。贞丰县和者相镇
对纳孔村不遗余力地宣传，间接帮
助黄汉权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很
快，他的山庄为 10余位村民提供了
岗 位 ， 每 人 每 月 能 挣 到 2600 元 到
3000元不等的工资。黄汉权早在退
役时就对乡村生活心生向往，他自
己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就能在
老家用这种方式回归田园。

离开珉权山庄，岑立江带着我
登上横跨三岔河的那座大桥，桥头
精心设计了停车的区域，桥上也标
示了最佳拍照视角的位置。三岔河
的河水在我们脚下向东缓缓流去，
推出层层叠叠的波纹。桥下，有人
静静坐在岸边垂钓；桥上，游客举
着手机拍下美景。岑立江又说起了
旅游的事：“你知道的吧？2015年的
时候，纳孔村就获批为贵州省首个
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2020年
又入选世界旅游联盟减贫案例。我
们不打算把心思花在其他种植养殖
产业上，就算要种点什么，那也是
要为旅游服务的。”他说这话时，看
起来无比坚定，显然心里已然有了
一个计划。

贞丰县纳孔村：专注旅游的村寨

去鲤鱼村那天恰好是当地苗族
的传统节日“八月八”。可惜，待我
下午抵达鲤鱼村时，欢庆节日的人
群早已散去。在下沉式广场中，有
人在烤酒。一支细细的竹筒从蒸笼
边伸出，剔透的液体缓缓流淌，热
气 裹 着 甜 蜜 的 酒 香 钻 进 人 们 的 鼻
孔，几个男人聚在离锅不远的地方
席地而坐，静静等待。

闲 逛 一 圈 ， 回 到 村 委 会 办 公
室。约莫 20多分钟之后，一个黑色
的身影像风一样“刮”进办公室，
径直向我走来。他气喘吁吁地伸出
右手，抱歉地说：“你好，久等了，
活动刚刚弄完，我们去楼上聊吧。”
说罢，便顺手拿上两瓶水，直冲二
楼会议室。

黑皮肤、圆脸，不笑的时候看
起来十分严肃，直到在二楼会议室
坐下，我才有时间看清他的长相。
他 是 田 锦 华 ， 鲤 鱼 村 的 村 委 会 主
任。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他留
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 1 个小时，结
束与我的交流之后，另一拨媒体即
将到达，他必须在场。

“实在不好意思，事情太多太
杂，现在头都是晕的。”田锦华有些
无可奈何，他恨不得把一分钟分成
两分钟来用。看着这位年龄不到 40
岁，却一脸疲态的村委会主任，我
不忍心再对他的身世和经历刨根问

底。可哪怕是最熟悉的村里的工作
时，他也会突然迷茫起来：“故事实
在太多，一时间不知该讲哪个好。”

如 果 见 过 10 年 前 的 鲤 鱼 村 ，
或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这里现在会
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鲤鱼村是一
个 典 型 的 苗 族 与 布 依 族 混 居 的 村
寨，有 1000 多户、近 5000 人，正
是因为人口多、产业少等问题，在
管理上并不轻松。2011 年 5月，国
家领导人来到这里考察，鼓励鲤鱼
村 的 村 民 们 “ 发 扬 自 力 更 生 的 精
神，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社会主
义 新 农 村 ， 建 设 美 好 的 新 生 活 ”。
这次考察，无疑为鲤鱼村注入了新
活 力 ， 不 过 ， 变 化 并 没 有 那 么 快
发生。

田 锦 华 生 于 鲤 鱼 村 的 苗 族 寨
子，20多岁时就被推选为村委会主
任。那是 2013年，鲤鱼村正酝酿着
变 革 ， 希 望 向 旅 游 景 区 的 方 向 发
展。变革必然会带来矛盾，这矛盾
的源头又大多与土地有关。无论是
修路、改造房屋，还是兴办产业，
每次村里即将迎来新的改变时，田
锦华总会因为与村民们协商土地的
问题而苦恼。

村委会主任这份责任像一只大
手 ， 推 着 他 只 能 继 续 往 前 。 修 路
时，他挨家挨户动员做工作，从村
里老人的口中，了解到人们为什么

如此珍视土地的原因。“以前饿怕
了，有土地就能种粮食，就不会挨
饿。”理由越朴素反倒越令人心酸，
年轻的田锦华尽可能与老人们感同
身受，也耐心向他们解释通组路、
窜户路的概念，慢慢做通了村民的
工作。

修 路 这 道 “ 坎 ” 他 终 于 迈 过
了 ， 但 另 一 道 “ 坎 ” 就 像 一 座 大
山，有些难以逾越。

鲤鱼村村集体经济一直萎靡不
振 。 田 锦 华 在 外 经 营 着 自 己 的 生
意，自然明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村里能有一项代表性的产业带
着村民们一起挣钱，不仅能填满大
家的荷包，忙碌起来的人们或许也
没时间去喝酒、闲逛，无所事事了。

2017年，田锦华去兴仁市参加
一个脱贫攻坚的相关会议。会上，
市里的领导提起“东西部扶贫协作
有 500 万 元 资 金 ， 可 用 于 产 业 发
展”。500万元，这个数字让田锦华
瞬间来了精神。回到村里后，他与
驻村第一书记商量：“我觉得我们可
以利用这个政策，弄点资金过来把
我 们 村 的 产 业 搞 起 来 。 具 体 搞 什
么，还得先去考察一下。”

田 锦 华 带 着 村 干 部 和 群 众 代
表 ， 前 往 广 西 平 果 、 隆 林 以 及 凯
里、西江、兴义等地进行考察。每
次回来之后，又开群众会动员大家

出谋划策，对项目进行缜密地分析
和研究。最终，田锦华确定带动村
民们发展种桑养蚕的事业。

这 对 鲤 鱼 村 的 人 来 说 不 是 难
事。尤其是苗族村民，他们身上穿
的衣服大多都是从育蚕缫丝开始一
步 步 制 成 的 。 不 过 ， 产 业 启 动 之
后，传统养殖与现代技术的矛盾很
快便凸显出来。“我们世世代代都是
这样放在簸箕里养，会有什么问题
呢？”自诩经验丰富的村民，完全无
法理解为了养蚕不仅要建个厂房，
还要换一种养法。田锦华只能四处
求教技术专家，一遍遍为村民们培
训，同时也一如既往地耐心解释何
为“产业化”。

时光匆匆流走，鲤鱼村的种桑
养 蚕 渐 成 规 模 ， 旅 游 业 也 日 渐 兴
旺。村里，农家乐、民宿客栈接二
连三开门营业，做刺绣、蜡染的妇
女们也将手艺带到了景区中。那户
曾经接受领导考察的农家，早已将
房屋改建成农家乐，取名为“和谐人
家”，成了游客常去的“打卡地”。

而 田 锦 华 仍 未 来 得 及 休 息 一
下。他获得了一次前往上海考察的
机会，在那个充满时尚气息的国际
都市中，当地蚕丝被的标价让他惊
掉了下巴。“2万多！”他反复端详着
这床被子，心想：“这和我们村出的
蚕丝被完全没有区别啊！”可鲤鱼村

的蚕丝被统一定价都在 380元至 450
元之间。还是品牌和包装的问题，
田锦华明白个中道理，做响品牌的
想法在他脑海中滋生。

很快，“和谐人家”被定位为当
地的公共品牌，无论是苗绣、银饰
还是农特产品，皆可运用这一品牌
进行包装。而对于心心念念的蚕丝
被品牌，田锦华也在做着尝试，计
划申请新建工厂，进一步完善当地
蚕丝被的制造和包装。

风风火火往前冲的田锦华，在
出任村委会主任七八年后，陆续收
获了不少表彰。2021年年初，他登
上去往北京的飞机，来到人民大会
堂，接过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 ” 的 称 号 。 不 过 ， 对 于 这 些 表
彰，他自己倒鲜少提及，“这几年做
下来，零零碎碎太多事情，你让我
说哪一件，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不
过，既然挑起了这个担子，就要好
好 地 做 下 去 ， 这 么 多 双 眼 睛 看 着
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匆匆结束了聊天，田锦华又像
一阵黑色的旋风般，“刮”出了办公
室。夕阳西斜，我再来到鲤鱼民族
广场上，那口烤酒的大蒸锅还在冒
着热气，忙碌的农妇正舀起一勺酒
递到游客嘴边。不远处的草地上，
几位微醺的苗家汉子聊着天，笑声
传得很远。

兴仁市鲤鱼村：带着乡民“跃龙门”

虽然，新堡布依族乡的 7个村寨
各有各的风光，但我此行的目的地
却并非为了赏景，而是为了一口美
食 。 非 常 不 巧 的 是 ， 我 到 来 的 这
天，被誉为“庖汤第一村”的王岗
村里正在为一位已逝的长者筹办白
事，几乎全村的农家乐都关门歇业。

尽管如此，我依旧见到了那位
当年第一批在王岗村以做“庖汤”
为业的人。

在村委会，一位瘦高的男人招
呼 我 们 坐 下 ， 又 转 身 出 门 招 呼 来
客。带我来王岗村的乡里面负责外
宣工作的韦登亮说起了新堡布依族
乡的故事。

新堡布依族乡大概是贵阳、乃
至整个贵州最早开始推行全域旅游
概念的地方，从 2007 年起，整乡 7
个 村 庄 就 已 陆 续 吃 上 旅 游 这 碗

“饭”。7个村庄各有所长，拥有香纸
沟景区资源的陇脚村，最早端起了
旅游的“饭碗”；被誉为“高原画
乡”的陇上村，凭借当地的农民画
特色打响了招牌；据说当地布依族
历史能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大寨村，
则将古老文化作为自己的标志……
此外，还有新堡村、马头村、长坡
村等也都有自己的风格。而被誉为

“庖汤第一村”的王岗村，其金字招
牌就是布依族美食。

正聊到兴起，那位和我们匆匆

打过招呼的男人再次走进屋里，郑
重其事地伸出右手。韦登亮介绍：

“这是刚换届新当选的村支书花葵，
也是村里最早做农家乐的人之一。”

花葵早在 1998年就进入村委会
工作了。2007年换届后，他在乡党
委政府的安排下，来到离王岗村不
远的香纸沟景区工作。

20世纪 90年代初期，陇脚村的
村民们已经靠香纸沟景区开发，做
起了小生意，开起了农家乐，这让
其他除了黄土就是大山的村庄只有
羡慕的份儿。在景区服务中心工作
的花葵，更是每天都在变着花样地

“受刺激”。
花葵的羡慕并未持续多久，工

作几个月后，他就听到消息，乡党
委政府计划推动王岗村发展旅游，
准备先带动几户村民开办农家乐作
为示范，主要经营“庖汤”生意。
乡党委政府向花葵抛来邀请，这正
好完美契合了花葵的期待。

“庖汤”是布依族人宰杀年猪时
吃的第一顿火锅。通常，布依族农
家宰杀年猪时会有诸多亲朋好友前
来帮忙，辛苦一天后，主人家便会
取大块肥瘦相间的好肉，加上肠子
等杂碎，以及凝固的猪血，烹制成
一锅美味鲜香的火锅，用来招待客
人。好客的布依族人，在端菜上桌
时通常会客套一番，说：“大家辛苦

一天，也没有什么吃的，只好请大
家吃点庖汤剩水，不要客气！”人们
则 围 着 这 一 大 锅 新 鲜 的 美 味 赞 美
道：“你这‘三盘四碟八大碗’的，
哪里是什么庖汤剩水？”说罢，便大
快朵颐起来，杀年猪的热闹气氛也
在 鞭 炮 声 中 被 烘 托 得 更 让 人 心 潮
澎湃。

让 村 民 开 办 农 家 乐 专 做 “ 庖
汤”的主意，让王岗人感到不可思
议。乡党委政府和王岗村的村干部
们，对 5户村民展开苦口婆心的动员
攻势，除了花葵跃跃欲试之外，只
有花兵和罗应顺两位相对年轻的村
民 同 意 尝 试 。 锅 碗 瓢 盆 、 桌 椅 板
凳，开办农家乐所需要的器具，都
由乡里和村里统一提供支持。除此
之外，又请来相关专家提供建议，
将布依美食的“三盘四碟八大碗”
作为庖汤宴的主要内容。王岗村的
庖汤盛宴就这样缓缓拉开帷幕。

在“去香纸沟游玩，来王岗吃
庖汤”的宣传攻势下，农家乐很快
开始盈利。眼见 3位率先尝试做生意
的村民有了收获，其他人也开始蠢
蠢欲动。

谁知，好景不长。2008 年，贵
州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凝冻
灾害，王岗村门可罗雀。苦守了近
一个月，陆续有跟风开店的村民忍
受不住，索性关张。可花葵和另两

位最先开店的村民都不甘心，加上
村 干 部 们 每 天 提 心 吊 胆 地 前 来 打
探，旁敲侧击地劝他们：“坚持，再
坚持！”好歹算是保住了这几家坚守
阵地的农家乐。

灾 害 过 后 ， 旅 游 行 业 开 始 回
温。2009年，生活得到极大改变的
花葵，给自己正在贵阳某家电销售
公司工作的弟弟花兴江打去电话。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00多吧。”
“不要干了，回来搞农家乐。”
花兴江知道农家乐的回报有多

丰厚。他和妻子果断收拾好家当，
头也不回地辞职回到家乡。两兄弟
的 生 意 扩 大 了 规 模 ， 做 得 风 生 水
起 ， 而 新 堡 布 依 族 乡 又 有 了 新
动作。

王岗村的变化越发剧烈，房屋
变得更漂亮，路也越来越宽，看起
来更像一个适合休闲旅游的美丽小
村庄了。2010年，贵阳市旅发大会在
乌当区召开，乌当区也借势推出了

“泉城五韵”乡村旅游度假区项目，将
偏坡、陇脚、渡寨、王岗、阿栗等村镇
进行连片打造，每个村镇都有不同的
定位，而以“能吃肉是福”为特色
的 王 岗 ， 则 被 定 位 成 “ 福 韵 · 王
岗”。一时间，村里的农家乐扩充到
几十家，而没有条件开办农家乐的
村民，也靠种植蔬菜、养殖生猪，

为村里的农家乐提供货源，过上了
富足的生活。

2014 年 ， 当 地 引 进 了 旅 游 企
业，依托温泉优势在王岗村打造出
枫叶谷景区，主打水上娱乐。2016
年正式开业后，生意持续火爆，村
里与景区展开紧密合作，王岗村的
村集体收入也有了着落。

讲 起 王 岗 村 化 身 “ 庖 汤 第 一
村”的这 10多年，花葵在喜悦中又
生出感叹：“如果没有当初乡里的整
体打造，也不会有今天的王岗村。
如果没有过去这几届村支两委的坚
持，许多人可能都挺不过 2008年的
那个冬天……”眼下的王岗村，早
已围绕“庖汤”形成一条产业链，
人均收入从过去的 2000多元上涨到
29000多元。王岗村的名声也早已传
到省外，而花葵如今也被推选为新
一任的村支书，他清晰地感受到压
力在肩，但也信心十足。

不知不觉已到中午，理应是王
岗村最热闹的时候。不过，今天的
王岗村有些特别，因为德高望重的
老人过世，几乎所有农家乐都关门
谢客。韦登亮说，这是王岗村人淳
朴的习俗，谁家有大事，人们宁愿
不做这一天的生意，也要为同村人
出一分力。村里安安静静的，空气
中弥漫着浓烈的气味，虽然不知是
不是庖汤的味道，总之依旧很香。

乌当区王岗村：好香的村庄

本版图片均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摄

乡村振兴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王岗村村口的石刻。

苗族姑娘在鲤鱼村景区自拍。

纳孔村“和谐人家”。


